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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德国，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的渗透性已经得到了很大提高。 科技的发展、全球化和时代的变迁
都使需求在发生变化，而“大学教育的职业化”和“职业培训的学术化”都是非集中式教育体系对此作出的务实
回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建立在一定专业化模式基础上的价值链能够得到训练有素的人才作保障。 在教
育体系结构发生变化，呈现出交叉混合型的过程中，就业力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现有的差异化高校
体系及其存续是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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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政策的理念
在一个经济体里，教育与资格评定体系的目标

究竟应该是什么，这仍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回答的
问题。 在处理教育和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可用性之
间关系的时候，就此曾经展开过方向性的讨论。 从
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和就业力（Ｅｍｐｌｏｙａ-

ｂｉｌｉｔｙ）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但从教育学的视角来
看，就业力在教育过程中，尤其是对高校来说，在多
大程度上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目标来看待，在
这一点上是有争议的。
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中，就业力包含

了专业能力、社会能力和应用能力。 具备这些能
力，人们才能有针对性并自主地去适应不断变化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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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条件，从而使自己能够获得就业或者保持
就业。 探讨这几个领域对国民经济发展十分重
要的专业人才供应息息相关。 本文将揭示就业
力在这几个领域里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展示教育
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直接关系。
教育政策往往追求一系列的目标，例如确保

参与受教育的机会、减少受教育贫乏人群数量、
提高人口整体能力水平、使更多人有接受职业教
育和进入高校学习的资格等。 在宏观经济层面，
涉及的是确保国家的科技实力、企业有劳动力作
支持，以及保障国民经济增长的实力。 无论从政
治上的公正原则，还是教育经济学视角出发，都
可以认为，教育起点公平是连接这些不同目标的
核心点。
如果没有教育起点公平，就可能会对经济发展

起负面作用：一方面，这会对经济体的收入和增长
产生负面影响，这是由于教育越来越多地对一个经
济体的收入起决定性作用。 过去一些年显示，有中
级学历的人多数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而有高等学
历的人越来越多地生活在高收入家庭。［１］

综合来

看，整体教育水平提高会更加促进经济的增长，从
而避免价值链遇到损失。［２］

另外一方面，受教育机
会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对经济繁荣成果如何分配

以及人们是否有获得提高收入的机会：与之相应
地，收入不平等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如何在
接受人力资源投资方面创造起点机会公平的问

题。［３］
有研究证明，教育水平与收入地位之间是有

关联性的。 在收入阶梯上，能够向上移动多少，很
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获取的学历，而这是很早就奠定
下基础的。［４］

教育过程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有许多教育政策
层面的行为人以及在教育输入和教育输出之间的

很多变量施加影响。 如果在中小学里职业引导教
育做得好，学生过渡到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或者
到专业学校和高校学习也会变得较为容易，因此它
也是实现纵向渗透和向上流动的前提。 我们应当
认同双元制职业培训体系和其中诸多的行为人，即
国家（制定框架条件、建立职业学校）、行业协会（集
中考试、授予受培训人资格证书、监管培训标准的
执行等）以及企业（学习与教学地点）对实现“通过
教育融入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 目前在欧洲的就
业危机中，“双元制”国家，即德国、瑞士、奥地利却
能够在青年失业率方面交出良好的成绩，就要归功

于此。 德国的职业培训体系有国家和行业协会确
保培训的高质量，受培训人获取的能力和证书在任
何时候都具有可比性，并使职业教育取得高回
报。［５］

与教育学不同，教育经济学更加注重教育与就
业的关系。 因为这里强调投资思维的逻辑，即投资
的目的是要有收益。 有了这样的思维为基础，研究
各项教育投资的收益也就很正当。 在职业培训上
进行投资，一般来说，其收益来自于使用获得的职
业资格，从中的收获便是收益。 同时，职业资格也
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筛选机制，它在很大程度上也
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有就业的机会。
总而言之，一个机会平等、有渗透性、强大的教

育体系能够因其产生巨大的、有利的外部效应来帮
助经济体实现其经济目标和普遍政治目标。 这样
的教育体系能够帮助分配社会地位，并承担社会
“拣选和筛选功能”。 为了使这样的拣选功能确实
是根据能力，而不是根据纯粹的精英原则发挥作
用，教育起点公平和教育渗透性从经济学视角看也
极为重要。 因此，本文在下一部分将探讨应当怎样
构建教育体系，以便尽可能节约资源力争达到取得
的目标。

2　“德国经济模式”对人才的素质需求
　　德国目前劳动力市场发展势头良好是有一系
列原因的。 重新获取国际竞争力，２０１０ 议程产生的
长期效应都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发展。 另外
一个完全独立的成功因素是德国的产业经济结构，
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相得益彰的职业培训与资格

评定体系。 德国与欧洲其他经济体相比，其就业率
更大程度地受工业价值链影响：无论在任何领域的
制造业，还是与工业间接有关，属于为工业提供前
置或者后置商业服务的各个行业。
工业与商业服务业的相互交织是“德国经济模

式”的核心，这在欧洲也是很特别的。［６］
这种以工业

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比其它经济体更加受 ＭＩＮＴ专业
人才（ＭＩＮＴ是德语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数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ｋ／信
息科学、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自然科学和 Ｔｅｃｈｎｉｋ／技
术的缩写，即这四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的依赖。
在这种经济模式之下，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 ＭＩＮＴ专业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德国的经济模式
还具有很强的出口导向性，并在高科技领域享有相
对来说较大的优势。 由于在任何生产流程都需要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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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ＭＩＮＴ领域高素质专业人才的专业知识便
构成了支持这个经济模式的核心。
因此，“德国经济模式”的创新力相比之下更加

受到技术人才（大多数情况下被总称为 ＭＩＮＴ 专业
人才）拥有量的制约。 相对其他就业人员来说，有
ＭＩＮＴ高级专业人才多的企业能从事更多的研究，
具有更强的创新性，最终往往取得更多的创新成
果。 ２０１３ 年，德国将近 ５７％的国民经济创新支出
都落在了集中 ＭＩＮＴ 专业人才的金属与电子产业
里，而在这类产业的就业比重在整个经济体中才占
不到 １０％。［７］

别是对高科技产业 （技术服务／研发服务、
ＥＤＶ／通信业、电子、汽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和化
工／药品）来说，是否拥有 ＭＩＮＴ 领域的创新型专业
人才就显得格外重要。［８］

为了满足德国这样一个科

研与知识密集型经济体对工程师的需求，最重要的
首先就是要有高效的工程师培养体系。 尽管学生
人数总体来说在强劲增长，但是，德国高校人才培
养的效能还是不足以满足整个经济体的需求。 如
果没有技术人才的移民，整个需求是无法满足的。
此外，在 ＭＩＮＴ领域现有的瓶颈将来还会比现在更
加明显地体现在职业领域。［８］

与国际上高度发达的 ＯＥＣＤ 国家相比，德国
的创新能力排名很不错。［９］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

功于德国职业教育的优势，因为职业教育也对创
新能力起很大作用。 较新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个
迄今为止还未得到广泛传播的认识。 根据这个研
究，职业教育对培养驾驭复杂局面（特别是技术方
面的）的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双元制职业培训
与继续教育体系使多数就业人员，而不是仅有一
小部分的高素质人员能够处理错综复杂和无法预

测的情况”。［１０］
在工业 ４．０ 的大环境下，这个能力

也更为重要：构建这个进程所必需的资格和相关
职业领域都对能够应对复杂和多样化情形的能力

有很高要求，这也是一种特别的工作能力。 很独
特是，技术人员、工程师和从事 ＩＴ 核心职业与传
统金属职业的人在工作能力指数表上都名列

前茅。［１１］

通过职业培训、进修和学术教育可以打造一个
较为广泛的拥有技术素质的人才基础，由此推动创
新力的发展。 同时，这也是一个经济体驾驭错综复
杂情形的前提。 德国经济在国际上的错综交织复
杂性相比来说很高。［１２］

总体来说，德国科研体系的

条件可以列入比较好的一类。 例如，ＭＩＴ 发现，在
德国常见的是渐进型创新，而非突变型创新。 这样
就形成了具有优势的“产业生态系统（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
ｃｏｓｙｓｔｅｍ）”，其特征是这个体系拥有与各类产业研
究中心、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大学的科研机构，以及
技术代理机构建立的密布的联络网和以大学为基

地的产业研究。［１３］

在此背景下，鉴于德国的经济与创新模式，证
实劳动力市场遇到瓶颈的研究

［１４］
就更应当得到

重视。 目前，在“机电、能源、电子”和“机械与汽
车制造技术”职业领域里已经出现了人才瓶颈。
特别是涉及 ＭＩＮＴ（数学、信息学、自然科学、技术
领域）的领域，对所有层级资格（职业培训结业、进
修结业、高校毕业）的人才需求都遇到了瓶颈，它
们占了所有瓶颈职业的一半。 大部分瓶颈职业都
要求有职业培训结业证书。 纵观遇到瓶颈最严重
的 １０ 项职业，就可以证明具备职业资格的人才很
缺乏，因为其中有 ８ 项职业要求拥有职业培训结
业证书。［１５］

在上述可以被称为科技驱动的全球化进程中，
技术专业人才的供应对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机会起

决定性作用。 在国际化工作分工中，驾驭错综复杂
性的能力是决定是否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缺少（技术）人力资源最终将导致贫穷。 为了
确保拥有人才基础，双元制职业教育与高等学历教
育应当作为两个元素相得益彰地存在。 另外一方
面，也由于年轻人接受教育的行为在发生结构性的
变化，所以这两者也不应当相互毫无关系地并存。
因此，下面将要研究的是德国教育体系中这两个核
心教育主体发生的结构性转变。

3　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的关系
至 ２０１１ 年，在德国高校注册的第一学期人数

有了明显增长，并自此一直持高不下。 到目前为
止，开始接受企业培训的年轻人只比开始读大学的
年轻人多一点儿。 （图 １）在此背景下，在德国曾经
激起了一场被误认为“过度学术化”的讨论。 值得
注意的是，一直到前些年，在对拥有高学历人口比
例进行国际比较时，德国还被指出缺少拥有高学历
人口。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不
正确的。 因为当我们把需要达到的能力水平作为
标准在国际上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很多在国际
上被列为高等学历的能力要求甚至低于德国对职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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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培训的要求。［１６］

图 1　1994 －2015德国大学新生人数和开始
接受职业培训的人数

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

　　因此，在德国资格框架里确立职业教育学历和
学术学位原则上具有等值性是正确的。 此外，对人
们选择接受何种教育起影响作用的框架规则有了

很大改变。 有迹象表明，德国教育体系所谓的“支
柱化” ［１７］ （如果这种形式确实存在过的话）已经被
明显去除。 这是因为多方请求加大教育体系的“渗
透性”，因而发生了一系列体制性的变革。 在此进
程中，渗透性在“取得更高资格”方面已经有了非常
明显的提高。 双元制职业教育和第三级教育（大学
教育）之间具有渗透性的新型，并被证明为有效的
模式主要有三种：（１）双元制高等教育；（２）高校向
已有职业教育学历的人员开放；（３）晋升进修。
3．1　双元制高等教育　巴登－威滕堡州的职业教
育学院首先开发了这个模式。 现在，我们认为这
是使职业教育学历具有差异性，但又使职业教育
和学术教育能够相互渗透的成功模式。 双元制高
等教育也是一种具有高度适合性，并且可以充分
扩展的模式。 双元制专业的学生中 ７０％都是学习
工学结合一体式的专业。 大部分学生都与为其提
供培训的企业签有录用协议。 近 ４０％的被调查人
都想在本科结束后继续学习，其中有 ６０％的人计
划在职攻读硕士。 他们对企业提供的学习条件满
意度总体来说都很高。［１８］

双元制高等教育中，无
论全职双元制专业还是工学结合一体式双元制专

业都为实现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之间的过渡提供

了典范模式，这种模式也反映了在企业培训市场
上产生了新的供需形式，并且这是一种混合式的
体系。［１９］

3．2　高校向已有职业教育学历的人员开放　自
２００２ 年制定的 ＫＭＫ（德国各州文化部长联席会
议）决议以来，有职业教育学历的人群可以让高校
承认其在职业进修和晋升进修 （ Aufstiegsfortbil-
dung）中取得的成绩，把这些也算为高校的学习成
绩。 此外，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获取的职业晋升进修
证书也可以作为普通高校的入学资格来看待。［２０］

有学徒培训证书和职业实践的申请者可以通过一

个资格考试取得绑定专业的高校入学资格。 但
是，迄今为止，如何对工作业绩进行换算，各地在
实践中的操作都不尽相同。 因此，通过博洛尼亚
进程创造的在大学学习和职业工作之间可以灵活

转换的机会相对来说利用率还很低。 有职业教育
学历，但是没有相应的中学毕业证书作为大学入
学资格的大学新生目前只占到 ３，５％， 因此，这个
水平仍旧是很低的。［２１］

3．3　晋升进修　领域有很大拓展潜力，特别是技
术员、经济技师、技师等头衔都可以通过晋升进修
获得。 参加晋升进修的前提条件是双元制职业培
训结业并有职业经验。 ２０１４ 年有近 １７２ ０００ 人开
始参加晋升进修。 这也是读大学以外的另外一个
选择。 对有职业教育学历的人来说，取得晋升进
修证书是在职业生涯中又前进了一步，并且也会
反映在收入上。 在有晋升进修学历和高等学历的
人群之间进行收入比较，可以发现，没有一个群体
显示比另外一个群体在收入上始终享有优势。［２２］

总之，现在还没到谈论“过度学术化”的地步。
所有关于不同类别学历受欢迎度的调查数据都显

示，劳动力市场对任何类型的专业人才都还有很
大的吸收度。 所以，在此衡量教育政策的标准应
当是：为了实现并提高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之间
的渗透性和互补性，是否准确找到了需要优先考
虑的内容。 在此不应当从高校才开始行动，而是
应当在一个人教育历程的早期便开始。 因此，应
当通过儿童早期教育、加强职业引导和 ＭＩＮＴ 领
域的培养来普遍提高中学和高中毕业生的基本教

育水平和拥有参加职业培训资格的人数。
为了加强双元制职业教育，首先企业应当能

够保障培训质量。 此外要由有良好的框架条件，
即与企业合作的职业学校应当具有实力，并且要
向那些至今为止参与职业教育有困难的人群提供

新的学习方式，以此减少没有任何职业教育学历
人群的数量，而这类人群现在仍然明显还为数很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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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关于如何把工作业绩换算到学术教育的问
题，应当尽快达成一个统一的做法。 反过来，如何
把在高校取得的学习成绩换算到职业教育上，也
是需要进行拓展的。

4　就业力和高校体系
培养毕业生具有就业力应当也是高校的目标

之一。 虽然对就业力的概念有争议，但一个很好
的现象是，在高校政策领域展开了试图对此达成
共识的讨论。 特别是科学委员会新近多次表态：
科学委员会认为在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之间不能

缺少功能性的平衡。［２３］ “高校学习应当使学生具
备从事复杂职业工作的能力⋯⋯高校在此的任务
是适当兼顾学术教育的三个核心纬度，即（专业）
科学教育、人格培养和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准
备。” ［２４］

因此，毕业生具备就业力应当是高校关心的大事。
就业力（“Ｅｍｐｌｏｙａｂｉｌｉｔｙ”或者“Ｂｅｓｃｈ惫ｆｔｉｇｕｎｇｓｆ惫ｈｉｇｋｅｉｔ”）
这个概念来自于劳动力市场研究，对其的理解是
“能够目标明确并自主地使自己的专业能力、社会
能力和应用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框架条件，并且能
够运用这些能力以获取就业或者保持就业” ［２５］

对

能力做出的主流定义是：“个人身上可以支配，并通
过它们可以学会的用以解决特定问题的认知技能

和技巧，以及与之相关的在动因、意志（作者注：涉
及目的和意愿）和社会性层面上都有在发生变化的
情境下成功并负责地使用解决方案的意愿和技

能。”［２６］

高校以就业力为导向也顺应了企业对毕业生

的能力要求：［２７］
专业能力和应用能力很重要，但同

样重要的还有社会能力和沟通能力，以及与此相关
的个性特征。 此外还涉及到在情境发生变化的情
况下有解决问题的意愿。 在此需要的是把掌握的
知识应用到新问题上的能力。 这种“知识转化能
力”要求在专业能力和社会能力之外还要具备诸如
坦诚、承担责任的个性特征。 因此，专业能力和掌
握运用知识的方法固然是必要的，但还不是具备就
业力的全部前提。
此外，在当前关于“工业 ４．０“的讨论中，可以

认为，通过使用数字技术，生产与组织流程的相互
连接程度将越来越深入。 但是，职业世界的数字化
对资格认定体系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以及在教育

过程中使用数字媒体的问题都还不能得到清楚回

答。［２８］
但在职业世界中预计会发生一些变化，例如

产生虚拟、多样化、暂时性的工作团队，以及常规工
作向复杂的方案设计、分析、研发任务转变等，因此
估计工作中的复杂性会增加，对能力的要求也会发
生变化。 同时，在数字化进程中，对员工社会能力
的要求也会提高。 灵活的工作组织要求员工有很
积极的合作意愿、极强的沟通能力，以及自我管理
和独立组织自己工作的能力和意愿。［２９］

提升就业力、能力培养和人格发展应当是学术
教育任务中的三个相互呼应的元素，在提升就业力
和学术教育之间因此也不应当存在原则性的对立。
所以，值得欣喜的是，高校校长联席会议和许多社
会合作伙伴也站出来支持高校促进培养学生具备

正确理解的就业力。 “这 （作者注：德国理解的就
业力） 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并不是单为从事某
项具体的工作，而是为可能出现的工作领域，包括
从事自由职业做准备⋯⋯很有必要在大学学习中
更好地体现出对劳动力市场重要的内容，也就是有
实际应用性的内容。 这样做也很有意义，因为它会
增添学生的学习动力，并且通常情况下也会改善学
生的学习成果。” ［３０］

总之，掌握专业知识和方法只是就业力的一个
元素而已。 把掌握的知识能够用于解决新问题，这
个能力特别受到企业的认同。 因此，高校在进行实
践导向型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应当停留于仅仅是
不加思考的介绍企业的生产和组织模式，更多的应
该是把实践中的问题融合到学术教育中，同时又不
能忘记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但这不只是高校的任
务，高校当然应当在学生的大学学习期间培养学生
的学术能力以及职业领域需要的相关能力，而政策
也应当提供合适的法律以及实体框架条件，使良好
的大学学习成为可能，同时确保渗透性，并给高校
必要的自由空间用来自主地进行特色建设。

5　总　结
德国教育体系的效能总体来说明显比在国际

比较中传达的信息更强。 无论职业教育，还是高校
的人才培养都越来越多的在国际上获得认可。 在
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的渗透性也得到了明显

的改善。 如果进行系统化观察，甚至可以认为两者
之间在制度上的互补性愈发增强，但这更多的是学
生、学徒和他们的家长，还有企业的需求以及企业
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发生变化而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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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计划好的或者各州之间协调好的教育改革引

起的。
有时被警告需要防止出现的“大学教育职业

化”和“职业培训学术化”都是非集中式教育体系对
科技发展、全球化和时代变迁引起的需求变化而作
出的务实回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建立在一定
专业化模式基础上的价值链能够得到训练有素的

人才为保障。 在教育体系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呈
现出交叉混合型的过程中，就业力在其中扮演着十
分重要的角色。 现有的差异化高校体系及其存续
是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 职业教育的继续发展
———在此的关键词有职业世界的数字化、继续教育
的新动力、高层次职业教育等———对确保德国教育
和资格评定体系的未来来说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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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颖（Ａｓｓ．ｊｕｒ．Ｙｉｎｇ Ｌａｃｋｎｅｒ），ｙ．ｌａｃｋｎｅｒ＠ｈｓ-ｏｓｎａｂｒｕｅｃｋ．ｄｅ， 德国法学硕士、持德国司法职业资格、德国法院中德文宣誓公证翻译、
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汉语教师， 从事中德商业及项目咨询、项目管理、中德文翻译（尤其是法律、经济与教育领域）、汉语教学等工
作，现居德国。万方数据


